上一期的留學故事發信後,感謝大家熱烈的迴響,嘉陵收到許多來自台灣的關心與祝福,目前在英國的生活已漸入佳境,。每個禮拜密集的meeting之後,最近我的supervisor出國一個月,趁著這個空檔,撥空寫下留學故事第二集,記錄我的生活點滴,也讓大家了解我在英國的近況,第三集應該要等十一月中我交出assignment之後才再出現了。

我的supervisor 
我的supervisor名字叫Paul,剛到英國那段期間,Paul人不在英國,他是那種很忙,而且全世界四處跑的學者,我在台灣時,一直以e-mail與他保持聯絡,知道他大概九月上旬到九月中之間回來,之前他有問過我要不要跟他去參加九月初在Dublin 的研討會,不過因初到要適應環境,且九月十日還要搬新家,所以就作罷。
我的心態有點矛盾,當了很久的筆友,一方面很想見見Paul的廬山真面目;但另一方面,也知道見面的當時,就是暑假假期的結束,才剛日以繼夜的趕完台灣的博士論文,再加上處理申請學校的一堆雜事,身心早已筋疲力竭,好不容易從一個火炕跳出來,實在不想這麼快又跳入另一個火炕,所以到英國後,一直沒有和Paul聯絡。
直到有一天,心裡想著,Paul這幾天該回來了,他應該會主動跟我聯絡,可是為什麼沒有收到他的訊息?想著想著,憑著一股預感,打開許久沒用的舊信箱,很驚訝地,果然收到一封他的來信,裡面寫著,歡迎到Sheffield,希望我已找到安頓的地方,他正在回到Sheffield的路上,要跟我約星期二中午meeting,順便請我吃飯。這封信應是星期一,也就是他回Sheffield的前一天寫的,可是慘的是,我沒有馬上收到他的信,他跟我約星期二中午,我星期二晚上才收到這封mail,早已過了他所說的時間,也就是我失約了。想說要回信跟他再約時間,突然間又想起一件事,去開學校給的新信箱,果真收到Paul的另一封mail,他想說我應該是沒收到mail,所以再寄到新信箱,改跟我約星期三中午,因不知如何聯絡我,跟我要我的大哥大號碼,也把他的號碼給我。真是充滿戲劇性的過程,才剛收到e-mail而已,隔天馬上就要meeting了。
我回信說,明天會準時赴約,把我的大哥大號碼給他,也提了一件剛剛才發生的糗事,這件糗事是,我第一次用Victoria Hall的洗衣設備,這裡洗衣服要1.5磅,烘衣要1.5磅,但我那天總共花了6磅洗衣加烘衣,是兩倍價錢,原因是第一次卡片操作錯誤,不小心就被吃掉1.5磅,第二次把衣服和洗衣粉放進去之後,成功地啟動,心裡真是高興,心想這次終於沒再出錯了,然後看另一個日本女孩在洗衣服,愈看愈覺得奇怪,就問她為什麼把衣服丟到烘衣機去洗。天啊!後來才發現,原來是我搞錯了,把衣服和洗衣粉丟進烘衣機的是我,而不是她(他們的烘衣機真的長得很像洗衣機),想著她臨走前跟我說的那句”Good luck!”, 真是莫可奈何,只好把「乾洗」了好一陣子的衣服再拿出來重新放入洗衣機。好不容易搞定後,有一個奈及利亞的男生跑進來問我機器要怎麼用,我心想,什麼人不問,偏偏問我這個把衣服丟進烘衣機洗的人,等我解說完,他竟然還很熱情地拿起相機要跟我合照,讓我覺得這個人是不是來觀光的。
隔天早上起床,想起要meeting 就開始緊張,突然大哥大響了,接聽時很習慣地說聲:「喂!」(英國人接電話時是不說喂的,他們都說Hello),對方也笑著回了一聲: 「喂!」然後跟我說他是Paul,害我電話差點沒掉下來,這個時候竟然接到Paul的電話,雖在台灣曾和他通過電話,但沒有認出他的聲音。他真是一個細心的人,我回信給他時是寫see you tomorrow,但那時已過十二點,他打電話來是再跟我確認時間,並告訴我他研究室的位置,然後又提起我昨天那件可笑的事,說有點擔心我會不會用微波爐、電視等其他電器,我只能尷尬地說,這種事不會再發生第二次了。
中午到Paul的研究室,我們聊了一下,我詢問他有關課程的問題,跟他說明我十二月初要回國口試,有些課無法去上,請他跟系上的director說一聲,然後我們就到外面吃飯去了。Paul讓我第一次見識到什麼是英國紳士風範,出門時他會幫忙提起外套讓我穿上,走在路上時,他會讓我走在前面,應該就是所謂的Lady First ,路上,我的大哥大突然響了,我講電話時,他還會主動幫忙提背包。真不習慣被這樣對待,在台灣,這些事都是學生在幫老師做的,而不是老師會對學生做的事,果然有很大的文化差異。不過也只有第一次見面有這種高規格的接待,之後每個禮拜的meeting就像一般正常狀況了。
Paul帶我到一家賣中國菜的餐廳,拿起菜單,我完全看不懂裡面的內容,Paul花了很多時間跟我解釋菜單裡的每個單字,覺得我聽不懂他就用比的,再不懂就直接用畫的畫給我看,最後餐巾紙上佈滿各種他畫的圖案。說實在的,這一餐我吃得還真是緊張,因為英文不好,無法一心二用,我得專心聽他問我的一些問題,然後很專心的回答他的問題,所以吃得很慢,他問我一些關於proposal裡面的問題,還有我過去在台灣的研究領域,接著上起課來,跟我解釋postmodernism, poststructuralism和postmodernity三者之間的關係,再給我三本參考書目,以上就是我第一次meeting的經過。
有待加強的語文能力

隨之而來卻是痛苦的開始,不過不是Paul的問題,是我自己的問題,每次meeting之後都覺得挫折,因為聽Paul說話時,聽得很吃力,想要問問題,又不知如何以有限的語言來表達,特別是我們在討論哲學的時候,在台灣很少看教育哲學的原文書,對於那些專有名詞常反應不過來,所以大部分時間,我只能聽Paul說話,很難有所回應,meeting的過程總是神經緊繃,meeting完後則是筋疲力竭。Paul 是個很有耐心的老師,看到我一臉困惑時,他會說得特別慢,不然就運用一些例子來比喻或畫圖,有時會將他說的重點寫在紙上,清楚而明瞭。因為語言不好,我也嘗試其他方式與他溝通,例如學他用畫的,把我想表達的畫給他看,後來我試著將我的想法和想問的問題在meeting前先印出來,請Paul看完後再討論裡面的內容,這樣的效果果然好多了。
現在每個星期四都要去上MA(英國的碩士班)關於教育研究法的課,上這一班的課壓力很大,他們上課的互動頻繁,老師會隨時問你問題,而且一半以上都是英國人,即使不是英國人,也都留在英國很久了,我想我應該是裡面英文程度最差的一個。老師講的內容對我而言並不陌生,因為研究法的東西在台灣已經有基礎,即使英文不完全聽得懂,也可以用猜的猜出他們要表達的是什麼。但是和同學(英國人)討論時就有困難了,他們講得一個比一個快,口音又不一樣,常常令我感到”霧煞煞”。有時上課有人講了很好笑的事,大家笑成一團,我也搞不清楚他們在笑什麼,只能跟著傻笑,真是尷尬。這和我在台灣上課時常覺得快睡著,只有突然聽到笑話才會醒過來的情況是完全相反的。所以我跟Paul 說,我上課的目的是來練聽力的,不過為了早點進入狀況,我還蠻樂意去上課的,雖然他們上的內容我都不陌生。
即使來英國前,語言能力測驗已達到系上要求,但面臨實際要用的時候,才發覺自己英文有多差。我很介意自己的英文不好,不只上課吃力,出去逛街也常聽不懂英國人說的話,之前參加台灣同學會的聚會時,請教那些也是PhD的學長該怎麼辦,結果他們的回答都是:「這很正常。」、「大家剛開始都有這個問題。」雖然我聽了之後稍感安慰,但也深知研究教育哲學的語言門檻相當高,要寫出像樣的英文論文更不容易,只好趕緊努力進入狀況。現在每天讀英文書,BBC廣播節目隨時開著,不斷找機會和外國人聊天。這個月是我有生以來歷經最多挫折的一個月,常覺得自己像啞巴,表達不出心中的想法;像聾子,聽不懂別人說的話。實際上,這也是我有史以來英文進步最多的一個月,不知是否太投入英文的學習,當我寫這篇文章時,常感到思慮有所阻礙,無法如同在台灣時使用中文的流暢,所以花了很多時間,寫了好幾天才把它寫完。
我的Flatmate

Flatmate的好壞與否深深影響生活品質,常聽到有人被flatmate吵到受不了,因為不是在外租屋,我們誰和誰住一起是透過學校安排的,一直到現在,我還是覺得自己很幸運,遇到很好的鄰居。

我們是四個人住一個flat,另外三個人,一位是台灣男生,名叫Ian;一位是印尼華僑,名叫Yeti,不過因為印尼排華,禁止國民學中文,所以她不會講中文;另一位來自塞普勒斯,她的名字叫Vanya。照理說應該四個都是女的才對,可是學校把Ian的姓別搞錯了,他的學生證上面是Female,頭銜還是Dr.(其實他是來唸master的) ,所以很無辜地和我們住在一起,吃飯時間時常我們三個女人嘰哩呱拉,他在一旁安靜的聽著。

Vanya的年紀比較大,她和我一樣是國小老師,唸我們系上的MA,兒子女兒都滿二十歲了,我很欣賞她的人生觀,她的心態其實相當年輕(我記住她說的一句名言: You are as old as you think. ),工作二十五年之後,難得還有勇氣選擇出國讀書,這種人在台灣恐怕少之又少,她先生是一個好人,相當支持她的決定,她提到她們國家很多認識的人覺得她頭腦有問題,年紀一大把了,幹嘛還跑出來讀書(我想這可能和我的情況有點類似,也是很多人覺得我頭殼壞去,一個博士就夠了,何必要讀到兩個!不過還好,我們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。)因為背景相似,所以我們有很多話題可以聊,我常跟她哭訴自己英文很爛,她真的很有國小老師的特質,都會安慰我,增強我的自信心,而且還隨時幫忙糾正我的口語和發音,她在英國出生和讀大學,英文幾乎是native speaker的程度,在她調教之下,我英文進步得很快。因為都是讀教育,我也會幫她,教她如何找資料、如何做研究,她對教育的一切都很有興趣,建議我可以隨時找她討論我的研究,藉此練習presentation.
Yeti在印尼的職業是醫生,她讀的是Human Nutrition的MSc, 她老公和小孩在英國南部的Kent,自己一個人在這裡,她說話很有趣,人很好相處,最喜歡做的事是比較各種東西在每個商店的價錢,和印尼的物價相比,英文的所有東西對她而言都只能以「貴」一個字來形容。我們彼此都覺得在這個flat住得還挺快樂的,他們三個都已經結了婚,思想、行為夠成熟,平常大家也會互相幫忙,其實比較起來,我算是裡面最不會做家事的一個。

日常生活

在這邊的時間很自由,除了一天上MA的課之外,我報名了ELTC (English Learning Teaching Center) 免費的學術英語課程,其他時間都是自己的了。雖然時間多,但很奇怪,依然覺得不夠用,老是覺得很多事還沒做。
每天都關在房間讀書總會疲乏,所以我常上圖書館,換個環境,順便出去走走。在這裡不會缺乏運動,Sheffield的地勢是高底起伏的,我走到系上上課或到圖書館是上山,到市中心購物則是下山,來這裡沒多久就走破三雙襪子,休閒鞋不好走,在這裡還是運動鞋和厚襪子比較好用。我在這裡的休閒娱樂是逛街購物、看電影,不然就到別人家或餐廳吃飯,在Tina的調教之下,最近我的廚藝進步不少,出國前從台灣寄的電鍋前幾天也收到了,最近正在研究大同電鍋食譜,準備把電鍋的功用發揮到淋漓盡致。
上週日和英國朋友Vicky參加學校Walking Club的活動,到旁邊的國家公園Peak District 去健行,去的時候才發現,我是唯一的台灣人,唯二的亞洲人(另一個是印度男生),其他幾乎都是英國人,在這樣的團體中有很大的語言壓力,不過有機會還是要擴展不一樣的生活圈,不然英文難以進步。我們走了大約十七公里半,從Baslow走到Bakewell,我本來聽到這樣的距離也嚇一跳,但走完後,覺得和台灣的登山活動相比,真是輕鬆多了,這邊的地形起伏不大,大部分是緩坡,而且四處都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,走起來真是一種享受,只是風大,隨時要穿著防風外套,不然會著涼。
這裡天氣冷,風大,又常下雨,不過到目前為止,對我而言,沒有太大的適應問題,頂多衣服穿多一點,希望冬天也OK。值得慶幸的是,感覺身體變好了,這裡生活悠閒,較少精神壓力(不過還是有適應的壓力);為了省車錢,兩條腿到得了的都用走路;沒太多錢買大魚大肉,每天都吃蔬菜水果;坐息正常,睡眠充足,所以身體狀況比在台灣時好。只是皮膚很乾,隨時要抺上一層油才不會脫皮。現在覺得還蠻珍惜這種可以專心讀書的日子,可以認識不同的人,擁有不同的生活經驗。I enjoy it!
下面網址有我拍的Peak District的美麗照片,以及一些生活照。

http://www.pixnet.net/wangchialing
祝安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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